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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請你嘗試想像，當每天連扭毛巾或坐下來等生活小事，都要忍受無比劇痛，

並且是「終身制」……現在，你應該明白到慢性痛症（又稱長期痛症）患者所受之苦，

亦應該了解他們的情緒為何大受困擾。 

以下三名車禍過來人，同樣面對受傷後出現的長期痛症。不過，他們從最初對痛症無能

為力，到現在找到適合自己的應付方法克服痛症，靠的正是「主動出擊」這種正面態度。 

馬先生：最緊要靠自己 

馬先生的坐姿有點怪。他的右手一直向後伸，從沒有擺向前——這是他紓緩右手長期痛

症的方法。 

兩年多前的車禍，導致他頸椎移位。對於需要長時間低頭工作的他而言，根本不可能回

到受傷前的工作崗位；受傷後，他右手的力量大大不如左手，扭毛巾也成問題。對這名

曾是保齡球比賽冠軍的好手而言，影響更大的，莫過於再也不能打球。 

踢醒自己 

事事不如意，令馬先生的情緒大受打擊，即使大白天，也寧願把家弄得漆黑一片。母親

從九龍到他在圍村的家探望，他卻避而不見。向來不擲東西的他，只因電風扇的電線被

卡住，盛怒下大力踢向實木餐枱發泄，這下子除了換來腿瘀腳腫的教訓外，卻也「踢醒」

了他自己：是時候找出路了。 

「我現在才 30 多歲，猜想我多活 10 年吧，那我至少還有 10 年的路要走！」他說。 

遍尋網上資料，他自覺極可能患了抑鬱症。「最緊要靠自己」的想法，推動他主動約見

臨牀心理學家，進而要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診斷結果，他已患了中度抑鬱症。服了抗

抑鬱藥，他自言感覺好很多。最近中秋節，他相約家人、朋友與街坊 30 多人一起燒烤，

以行動證明自己可走出痛症的陰影。 

 

曾小姐：常想「好痛」，就真的很痛 

經常外勤工作的曾小姐，兩年前由於司機的疏忽，沒有在十字路口停車，因而在車禍中

受傷。坐在司機位旁的她，左額及左顴撞向玻璃車窗上，隨後左眼又被彈出的安全氣囊

打中流血，左膝也腫起。「我要告訴自己『那是一場意外』。因為自己明知這是人為的，

但不可以怪罪別人，所以要告訴自己，『那是一場意外』。」她說，這樣騙自己才最痛

苦。 



醫生一度不能判斷她左眼視力恢復的機會，而左臉左膝消腫消痛的日子也遙遙無期。兩

個月病假期間，傷勢不容許她上街，只能留在家中，等吃飯睡覺，跟她好動的性格完全

不相符，人亦變得毫無動力。 

「原來我也行」 

「沒有出路的時候，人總會想盡方法解決、（從困局中）走出來。我沒理由一生都要過

這樣的生活。」眼見西醫的治療不見效果，她轉而找朋友所介紹的針灸中醫師，加上醫

院痛症科醫生的幫助，腫痛程度漸漸減少。她開始應朋友的邀約，試試往郊外家樂徑走

走。最初她以為康復程度不足以應付，事實卻不然：「原來我也行。」 

雖然看不見表面傷痕，但左臉被撞的位置依然疼痛，旁人卻以為只是心理作用。不過，

她依然積極面對：「其實（疼痛）很在乎怎樣想，只要想得正面一些，自然感到（情况）

好了些，不會那麼痛。反而常常想：『我好痛呀！好辛苦呀！』那就真的很痛。」 

 

阿傑：刻意鍛煉痛處肌肉 

當巴士司機的阿傑，去年初車禍後證實頸椎移位，連同腰椎共同出現難以忍受的疼痛，

坐着或睡覺等日常簡單的活動，亦痛楚無比。「我本來很喜歡駕車，但現在坐下來 10
多分鐘，整條右腿便出現被猛扯般的痛。駕車時，全靠它『搵食』，踏煞車掣及油門都

由它來辦，如果它突然『發軟蹄』，怎辦？」 

駕車與健身都是阿傑的兩項心頭好，受傷後，他已再不能駕駛，若連健身也需要被迫放

棄，便如他所形容——很慘。「眼見愈來愈胖，自己也受不了。」 

慢慢來 不能急 

傷後半年，阿傑每每睡不安寧。難得入睡，卻在轉身時痛醒，令他又忟又躁。他想，不

能就此下去。憑他健身多年所知，無論如何痛，身體都要動，否則只會僵硬變弱：「痛

不要緊，我還要刻意去鍛煉痛處的肌肉。總之要慢慢來，不能急。」 

現在，他於朋友的公司任職曾經不大喜歡的文職工作。雖然不算穩定，也不足夠糊口，

但這裏能遷就他覆診的時間。最重要的，是得到這份工作後，生活有了目標與寄託。 

無奈的是，受限於腰傷與腰痛，他不能如常有性生活，太太卻不明白，為此二人也曾吵

架。最近，太太離他而去，把一對念小學的子女留在他身邊。 

相信誰都覺得阿傑苦吧！可是他說：「跟馬先生和曾小姐相比，我的情况已算最輕微的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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